虚度时光之后

（法） 安托万 沃罗底 著      林惠娥 译
当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将离开，迷燕和得地。他们将一去不回，不再幸存下去，他们将消逝。一种说不出来的焦慮不断地提醒我这件事，而且几个星期以来，那焦慮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晚上，就像我们都死了之后的每个晚上一样，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一动也不动。我皮肤上的床单很重，我的心蹦蹦跳。我一定是在睡觉的时候喘了气，好像在遥不可测的地方刚刚发生了什麽可怕的事情。我立刻想到迷燕和得地，在那里，他们因为年纪大了而被人弃置在那个特别区里。自从我上回春天的时候，一个春天的晚上，去探访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最近这几个月来是怎麽过的，他们。
那之后，七月和八月，每次想到迷燕和得地，我内心就会起一阵晕眩。一团强烈的空虚的感觉从我肚子下方逐渐地扩大，在我的胃和心之间缠绕着，不断地折腾我。我常常又看见迷燕和得地，两人并立在隔离营的一间破旧的小屋的前面，挥着手默默地道再见。那间破旧的小屋子和其它的木棚屋子之间隔着一座小的桦树林，看上去像一间林中小木屋。路上长满了草和旺盛的禾本科植物，好像只在梦里才看得到的那种草尖茂盛的綠茸茸的植物。我也挥着手，走了。草闻起来湿湿的，带有发霉的干草味，还有蜗牛和蜜的味道。草高到我的髋部，嘎吱嘎吱响着不停。

之后，他们的医生，狐克死，给我打了电话。
是梦界吗？迷燕和得地情况很糟，不得不将他们转到隔离所。今年冬天将是他们最后的冬天了。
这个消息真叫人受不了。迷燕和得地就像是我的养父母。在我死后，他们接待我，并且教导我如何克服对所谓的生存之路的反感，这条路在死后附加的漫长的部分更加荒谬。他们协助我对付我那漠不关心和软弱的倾向。没有他们的话，我今天可能连幸存的力量都没有。我会在营里可怜兮兮地漫步游走，愚蠢地喊叫着，而脑子里既想反抗又空洞无比。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世界。
＂之后呢？冬天过了之后呢？嗯？……＂我抗议了。
我嘴巴说着话，可是它宁愿大声喊叫，或者呕吐。我开始跟医生讨价还价，好像他拥有神秘的力量。
＂他们一旦住进隔离所，也许可以再多留一年，不是吗？再多留一两个冬天，……不是吗？＂
医生没有试着掩饰他被我的话所激起的愤怒的轻蔑。我们之间一直存有敌意，甚至在我们两人都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在党里属于敌对的派别，而且，从前在国内内战气氛之下，我们天天互相辱骂彼此伤害。当他太太哑丝谜娜狐克死为了跟我在一起而离开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哑丝谜娜和我，我们是一块儿被枪毙的。狐克死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但是我相信他绝不原谅我。
梦界，不要唉声叹气。谁也不能永远幸存着，总有终点站，那就是隔离所。之后，就远离了。
我们当然是彼此憎恨对方。可是，我们曾经为了相同的古老目标而积极战斗，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属于同一个互助组织，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在这个组织里不算什麽的。狐克死在那个互助组织里占有一个战略位子，因为他是拘卡笆基金会某个部门的主任，就是迷燕和得地最后去的那个特别区。迷燕和得地没有要求任何特别待遇，在党的历史档案中，他们没有权利刊登一张他们的放大照片，他们与我们其他的人一样，默默无名地英雄般壮烈死去，但是我知道狐克死有办法运用他的职权，让他们在拘卡笆基金会的生活不那么悲惨。
＂您可是有办法给他们找到别的去处，而不是囚禁在隔离所里。＂我吼着说。＂我提醒您，他们是组织的成员，有权获得您的协助。＂
狐克死说，梦界，我已为他们尽了力了。如果他们逐渐退化，一天不如一天，这不是我的错。
＂什么尽力了？他们逐渐退化，怎么会呢？＂
我的反驳惹火了狐克死。
于是他说，您自个儿来看看吧。隔离所的门会为您打开，让您自个儿看。我会指派人接待您。除非奇迹出现，迷燕和得地是活不了的。他们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梦界，这是一般的过程。我承认面对这样的事，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对狐克死说，他的解释无法令我满意，而且他不需要提起他的无能。我已经跟他太太充分地讨论过了。
狐克死很生气地说，梦界，不要把哑丝谜娜狐克死跟这件事混在一块儿谈，毫无关联。假如您够勇敢的话，倒不如亲自来察看事情真相。
＂为什么？够勇敢的话？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着。
狐克死说，一旦进入隔离所，就跟其他的病人没什么两样了。
＂您意思是？＂
对您是同样的，您一旦进入隔离所，很可能有危险，您会退化。
＂没关系，我要去。＂我答应了。
我语气很肯定，一点也不惧怕。我向来什么都不在乎，除了对迷燕和得地的命运。我如果进入隔离所，不是要向狐克死证明我不是懦夫，不是的。我那样做是要安排迷燕和得地逃出隔离所。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尽我一切力量让他们再幸存着一段长时间。
狐克死说，梦界，您知道那终将结束，谁也没办法留住他们，您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我摇摇头，对狐克死说他从来都不懂得如何留住任何人，连他太太也留不住。
狐克死吼着说，不要把我太太跟这件事混在一块儿谈。
他的声音渐渐变干了，他可真是受不了跟我谈话。
我挂了电话。
*****

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田野里没有任何动静。月亮闪耀着。我立刻动身。
去拘卡笆基金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直达的路线，而且在满月期间上路的话，还得预期会碰上额外的难题。路上确实有不少阻碍。我迷了几次路，最先在干枯的森林里迷了路，随后在水灾为患的幽暗深邃的森林里迷了路，后来在荒凉的城市里、在废墟堆中、在有的有照明而有的没照明的隧道里迷了路。我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一个人，甚至当我反向穿越重重人潮的时候，一个人也碰不到。我一再地被刮伤被弄脏，当我一个月之后终于进入了特别区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发臭的破烂的衣服。我来到距离特别区外围墙上的有刺铁丝网一百公尺远的一条小沟渠中，疲惫不堪，几乎无法再往前走。我便坐在两块石头之间，打算在树下睡一觉，好让体力恢复。
我觉得自己没有走出梦乡，这是个极不舒服的感觉。我所看到的，没有一样叫我高兴。疾病侵蚀着一棵棵冷杉，它们的树枝在寂静当中断裂而发出噼啪声，泡状的树脂逐渐地流失。在有刺铁丝网之后，圈围动物的栅栏已经生锈了。那些栅栏内已经没有动物了，除了地上一些食尸者所留下的乌鸦的残骸。一股臭药水味在空中盘旋着。月亮在贴近山顶之处凝住了，就不再移动了。
休息了半天之后，我来到隔离所的入口处。
＂狐克死指示要接待我。＂我说。
守卫人员们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我包围起来。
月亮连一寸也没有移动。草地上和隔离所入口铁大门的支架上都沾有露水，露珠闪闪发光。我不太确定眼前的夜景是真实的或者是在梦中，我在那个景里扮演了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访客。我的记忆告诉我，我在小沟渠中醒过来，收拾了我所有的东西（一瓶水、一包已经打开的干肉饼、一本迷燕和得地上次向我要求带来的医学词典），并且在穿越了圈围动物的栅栏之后，进入拘卡笆基金会。但是，我同时老怀疑，也许这些记忆都是虚假的。
守卫人员拦住我，把我的袋子抢走。
＂狐克死肯定跟你们提过我，我叫作梦界。＂我强调说。
守卫人员用暧昧的语句交谈了一阵子，动作很粗暴。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按照规定搜查了我的袋子。其中一个守卫强迫我四肢分开而靠在墙壁上，他拍着我外衣的口袋，拍着我破烂的长裤裤脚，又拍着我腋下的衣服，同样是破破烂烂的。
＂我要见狐克死＂，我无可奈何地说。
有人把我的头压在墙壁上，要我闭嘴。我的嘴所贴着的水泥发出恶臭。
守卫人员把我身上唯一的一块美金没收了，（那是我留着回程时候用的），他们也没收了那本我想送给迷燕的词典，当我开口要抗议的时候，他们用手和乌鸦的残骸刮了我一个耳光。之后，他们把我拉进狐克死的办公室里。
*****

狐克死只给了我很短的时间，说他在别处还有一个约会。我既认不出他那肥胖的身体，也认不出他的脸。他像一只蜷缩在椅子上的干瘪怪物，他外衣下面的双肩极其可怕地突出着。我们最近几年来都是用电话联系，所以我并不惊讶自己很难认出他。而我同时又确定，那人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助手或他的替身。我们的眼神没有交会。所有的灯都关掉了，所以看不清楚。他办公室的门没有关上，为了让里面不至于完全黑暗。外面，已经天黑了。
我站在半暗半明当中。他没有请我坐下。
他向我证明迷燕和得地住进隔离所之后退化得更快。我当然没有透露我打算安排他们逃出那里的想法。我让医生自言自语，而在他沉默的时候，我就说些不关紧要的话。随后，我指出没收我带来的医学词典是违法的。狐克死发出冷笑。他认为那本词典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在隔离所里继续求生的情况下，任何医学问题都不再是实际问题了。再说，迷燕已经没有能力阅读了。
梦界，当您在那里的时候，千万不要接近他们。那会马上毁掉他们两人。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您的位置。您得完全遵守他们的指示。简而言之，梦界，我把话先说在前头，您的生理机能是适应不了的。没有医学上的准备就进到隔离所里面，那会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他这时候一脸不屑地观察着我，双手的手指很奇怪地滑动磨差着。我看不清楚他的五官，但我想象得到他那张扭曲的嘴巴，还有他对我的轻蔑。他在向我挑战，我不时听见他空虚的指骨所发出的响声。一段死寂的时间之后，他突然对我说，我还可以放弃而回去我的住处。
“什么样的后果？”我问他。
他回答说，精神错乱以及意志衰萎。您甚至对幸存这个念头都会感到陌生。
“这点，对我来说可不是新鲜事，”我说。“我已经习惯克服这点。狐克死，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要为迷燕和得地做一切我所能做的。他们在我死后帮了我很多忙，我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话，我什么都不是。”
医生一边耸起他那幽暗不明的怪物般的锁骨，一边低声地说，梦界，您什么都不是。一旦进到隔离所里面，您可会比什么都不是还要不是。
我们的会谈结束了。
在那间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大的纸屑篓，狐克死把一堆海鸥的翅膀当作揉绉的草稿纸，乱七八糟地丢在那篓里。这个细节，再加上医生那张无可辨识的脸，使我更加觉得自己很可能还没有完全回到真实的世界。
*****

狐克死和我就各自分头走了。他指给我看该往隔离所里的哪个部门去。在幽暗的天空中，月亮一直守据着同样的哨岗，就是在一间间小屋的水泥顶后面的树梢上方。风极缓慢地吹着，慢到无法把臭药水的味道吹散。这个消毒药水呛人的味道此时混杂着种种臭味，有那些来自所有的食堂和一间间大型的集体囚笼或是个别的等死房的臭味。我双腿旁的草不断地发出唏嘘响声，那些草温温的。我总是踏到躺在地上的鸟，那些还没被虫馋食掉的鸟尸体。因此我不走人们走的路径，宁愿很辛苦地穿越拘卡笆基金会开幕以来就未曾除过草的草地。我现在不是很确定，但我想我那时候就是这么辛苦地走了几个小时。
守卫们接待我好像在接待一个擅自漫步的宿客。在用一具猫头鹰的骨骸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守卫们把我丢在地上，然后打我。他们拒绝听我的诉苦要求免遭恶打，尽管我提到狐克死以及我和他的关系良好，也起不了作用。他们好像聋子。当他们的毒打结束时，他们虚伪地笑着向我道歉说他们把我误认为另一个人。而实际上，他们明明就是在取笑我。我猜想，他们毒打了我，便是完成狐克死要他们做的事。我站起来，整一整我身上所胜的破旧衣服。
一个医务助理人员对我说，我们会把您安顿在走廊的一个角落，不过，向您的幻想告别吧。您见不到迷燕和得地，他们已经离此地太远了。您既见不到他们，也不能接近他们。
“那他们呢，他们能不能看见我？”我问道。
有人回答说，不可能，会面是不可能了。
我望着挡住小屋入口的人群之后的地方，我在半暗半明的月夜里用眼稍左右瞄来瞄去。那栋屋子是拼装屋，没有楼层，它的窗户都装上了不会很难拆下的栅栏。脱逃是可能的。要从那里面逃出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是带着衰弱的并且没有能力跑路的迷燕和得地。但是之后呢？我们要去哪里呢？
那个医务助理人员又说，只有有资格的工作人员才能在隔离所里走动，而且必须经过特别的训练才可以接触那里面的宿客。您呢，留在您走廊的角落，不要走动，懂吗？
“懂，”我小声回答。
工作人员们看我不吵也不闹，态度就缓和了。他们给我讲述状况，那状况很不好。
迷燕现在的羽毛总是脏得不得了，她已经失去了她向来对个人卫生极端的讲究。得地则常常缩在墙脚下或家具的下面，即使那样的地方一点也不舒适，他却一缩就缩上几个小时。当守卫来喂食他们或照顾他们的时候，假设守卫们是来喂食或照顾他们，他们不再抗拒了，他们不再向守卫们的头吐口水，他们不再尖声地吼叫，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地向守卫们怒喊，向守卫的妻子、母亲和祖先们怒喊。特别是得地，变得沉默而且被动，不管人们在为他做什么事。当助理人员把迷燕拉向浴缸，然后把她浸在蒸汽幽灵滚滚的泡澡水里的时候，她还会反抗。她不停地抱怨，抵抗着，警告助理人员，热水会使她泻肚子，又抱怨她的括约肌无力。当守卫人员把她拉出洗澡水，然后用力擦干她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搞得全身脏兮兮的，这一次，她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咧开双唇，露出一种愚蠢的满足。对在二十年前认识迷燕的人而言，她这种抗议方式显得可怜不堪、毫无尊严并且丑陋无比。守卫人员们用肮脏的毛巾和恶臭的浴袍打她，然后一路把她踢回她的囚笼里，只是注意遵守狐克死给他们的警告，就是不准打断她的骨头。
受折磨和羞辱的迷燕就这样回到他们的囚笼里，和她要去浴室之前一样地满身泥泞。得地却不像他从前那样温柔地迎接她，当他们两人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死后，得地对她都很温柔，一直到他们住进特别区里。得地不再显露任何情感。他只从他缩身的家具下面或墙角睁开一只眼看着迷燕回来，然后把眼皮阖上。
守卫人员们不拉得地去浴缸，因为他还自己洗澡，但是他洗澡的时间很奇怪，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时间感，睡眠时间也不规则。当深夜人静的时候，得地时常打断他那天晚上或是前一天晚上一直保持的紧张的静止状态，而活动了起来，然后突然步伐敏捷地往浴室走去。门开阖的声音以及水击的响声吵醒了整区的宿客，水管不停地振动，水龙头哗啦哗啦响个不停，很快地，在大厅里打盹的看守累积了足够的怒气，便从他的扶手椅起来，走去看是谁在吵闹。看守的人经常是一个叫作好像苛他或是苛特的守卫。
苛他捻亮了淋浴房天花板的灯，走到得地浸泡的浴缸那里，他拍打得地露出水面的所有部分，对得地吐出一串串的辱骂，他最后还打开浴缸上方的窗户，希望冷风透过栅栏吹进来，伤害得地的肺。外面的温度温和，不过，夜间守卫们都有这种生来就有的或是从经验中生出的恶毒心态，苛他或是苛特也不例外。
正是这个苛他让我进入那栋建筑物里，把我安排在长长的中央走廊的尽头。
*****

我不可以跟任何一个人有接触。一切都非常幽暗。夜仍旧是幽暗不明。我蹲在一个角落，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人忘记了。那时候，我就可以为我自己和迷燕及得地作好一份脱逃计划。
我就这样蹲着，蹲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智力衰退的问题，狐克死说得没错。脱逃的想法慢慢地破碎，我里面所有的想法逐渐破碎。走廊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而且小屋里常常显得空荡不已。也由于我为了不惹苛他或其他的工作人员生气，不得不承受的石化作用使我老想睡觉，而且我有的时候是心不在焉的。
走廊的另一端有一间办公室，看起来和狐克死的办公室很像，很可能是一间医诊室，不像狐克死的办公室那么暗，但是有一个与他的纸屑篓相同的篓子，里面装满了一块块灰色羽毛的或羽毛泛黄的鸟残体。在我的面前约十五公尺之处，有一些残破的翅膀。其它的门都敞开着，不过，那些房间里或囚笼里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事物。
偶尔有人走过，他们的脚步声使我惊跳起来。我很想再见到迷燕和得地，但是出现的侧影并不像是他们的。在走廊上走动的人大多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有的时候，有人靠近我，把我当作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也许当作迷燕和得地，然后威胁我，要我回到我的笼子里。也有的时候，有人用肮脏的毛巾抽打我，又用那些脏毛巾阻碍我前进，但没有直接触及我的衣服或皮肉。我必须赶快向他们解说，直到他们的误会消除。然后再次把我抛弃在低声抱怨的命运之中。
我重新蹲下来，经常不知道怎么处理躺在我面前的鹈鹕翅膀，那翅膀散发出腐烂的味道。我小心翼翼地一边左右摇摆着，一边用脚尖把那翅膀推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后回到我的位置上。不久之后，我苏醒过来，好像曾经昏昏睡了几秒钟。那翅膀不见了。这下，可把我搞糊涂了。我不去解释。
我对什么都不能确定，忧心忡忡地想着迷燕和得地。我多么想尽快跟他们联络上，跟他们谈谈一点具体的事情，互相看一眼，彼此做个手势，我多么想再度参与他们的幸存过程，跟他们在一起。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而情况毫无改变。小屋外面半明半暗的夜晚一点也没变化。忧愁和不安使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我的眼睛模糊了。一道月光擦过那个装有一堆四分五裂的翅膀的纸屑篓，这个景象使我很难过，我宁愿再回到半昏睡状态之中。
*****
有一天，狐克死来到小楼里，走到我打盹的走廊的角落，我蜷缩着而四肢麻痹了，他拍打我的肩膀而把我叫醒。我那时候正在作梦，梦到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迷燕和得地的房间里。他们两人抽搐地大声地呼吸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并且咕噜咕噜说着难以了解的话。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跟其他的宿客一样，翅膀都被拆走了。夜光轻轻照着他们的脸庞。我想他们是迷燕和得地，可是，他们的五官和表情看起来却是很陌生。他们也没有认出我。
梦客，您现在可是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我把头往狐克死的方向抬起来，我的迟钝使我无法回答。
医生继续说道，您亲眼看见了吧？他们以很快的速度远离此地，就像其他所有在这里活不了的人，包括您，梦客。
狐克死高高地俯视着我。我的视网膜长久以来已经适应了黑暗，假如他没有带上医生面罩的话，我很可能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的脸。工作人员们在进入隔离所的时候，都穿上特别的服装，那使他们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但是狐克死四肢长而躯干短，并且他的骨头很奇怪，乱七八糟地突出来，即使他不说话，人们从他的骨头就能认出他来。我听得出在他最后的几个母音里夹杂了一个微笑，他很高兴看到我潦倒不堪，浑浑噩噩，连一份明确的个人计划都没有，好像已经不存在似的。
他咬着牙说道，这个情况还会加速恶化。没有人能够再找到他们，甚至不再合理地记得他们。他们今年冬天里会消逝。
“我有一件事要抱怨，”我说。
什么抱怨，梦客？
“他们受了折磨，”我说。
狐克死抗议说，没有这回事。我指示过不让他们受任何折磨。组织里有一个守卫，叫作苛他，负责保护他们。
“他们没有翅膀了，”我说。
狐克死说，啊？
我听到他的手不规则地抽紧放松，抽紧放松…… 他的关节噼啪作响。月亮很苍白，只照亮了他的腿。
“没有了，狐克死，他们没有翅膀了，”我坚持地说。
狐克死解释道，她们很可能是自己掉的。梦客，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处看。她们自己掉落的，那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彼此逼视着对方几秒钟。我极难专心听我们的对话中，什么说出来了而什么又没说出来。我只知道自己恨死了狐克死，而且我得避免引起他怀疑我打算使迷燕和得地逃走。多说一句话可能会把一切搞砸了，可是我记不太清楚我当时候脑子里想什么。在我想说话，想对狐克死说一些难听的话，和我的嘴之间又似乎有一个深渊。我动了动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医生再次开口说，梦客，他们将远离此地，而您，您会继续幸存下去。您最好马上离开隔离所。
“我要您留住他们，”我终于说出这句话。
我就没再说什么了。我想我用眼神和沉默说着话，我试着想着哑丝谜娜狐克死，以此来羞辱他并且激怒他。我们置身其中的小屋子让人感觉空荡荡的，觉得它已经撤出了所有的医疗事务或其他的活动，一点响声也没有。就像每天晚上，月亮很可能滞留在树的上方。走廊上有木屑的味道、黑肥皂的味道和鸟粪层的的味道，我想着我与哑丝谜娜狐克死的恋情，我用眼神和沉默威胁着狐克死。
医生突然发怒说，梦客，够了吧！不要把哑丝谜娜狐克死跟这件事搞在一块！
*****

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数算着我外衣口袋里所胜的干肉饼的碎片，两片。我还有两片，这够我坚持着，我坚持下去。重要的不在抵抗饥饿，而是执行我的计划。重要的是有一份计划并且执行之。
守卫们十一月的时候把我驱逐出那间小屋子，他们依照狐克死的命令行事，尽可能避免不人道的举动。不是苛他或苛特而是狐克死自己亲自拔除我的翅膀，然后把我丢到外面，丢在高高的草堆之中。我双肩什么感觉都没有，医生没费什么力气，而一切自行脱落。当医务助理人员们挡住我的去路的时候，狐克死反倒鼓励我回去我原来的住所，在那里等死总比在这里等死好。我看到在我的上方那个穿着衣服的影子，当那影子拍打我要我消失的时候，我听见他空洞的骨头嘎咂的响声。在我内心里，我把他叫作狐克死，然而，我事实上已经不知道谁是狐克死。我从我滚动过的草地里向他做了一个友善的诀别手势。我完全记不得狐克死以前是一个同志、一个敌人或是一个对手。我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很有问题，但是我似乎宁愿往好的方向想。既是出于礼貌，也因为确定我若作相反的事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我决定我们曾经有过愉快的关系，所以我向他友善地挥着手。而他已经转身背向我，没有回应。他站在隔离所的门口，他的脚旁看得见有一些翅膀残块。月亮照亮了其他的医务人员，除了狐克死。他们都带着面罩，彼此商量着。也许他们彼此问着，我是否那天夜里就会完全解体。
现在，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明暗如何，再说，时间和明暗都没多大改变，我缓慢地在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之间走着，在高高的草堆里游荡。我绕着迷燕和得地住的小屋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根据狐克死在隔离所门口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在那间小屋里继续地退化。我不论是在梦中或是清醒着，都绕着圈子走动。我不知道哪种策略最能让我不被察觉地进入那小屋里而准备脱逃行动，因为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应该行动了，在还不会太迟的时候之前行动。比如说，我绝对应该弄清楚迷燕和得地被囚禁在哪一个窗户后面，哪一个栏杆是我应该悬挂的，直到它从水泥墙上掉落，还有，在我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我所爱的人之前，哪一片玻璃窗是我应该打破的。我了解到我在那间建筑物里所度过的日子简直是浪费时间和体力，因为我永远不能与迷燕和得地取得联系，甚至不能瞥见他们。现在，一切得在外面准备。
我想，人们把我忘记了，或者他们认为我从此以后变得不怎么有攻击性并且太卑微了，所以不必找我麻烦。人们有的时候把一块块鸟的残骸丢到草地上，如果正好丢到我的脸上，那可是我倒霉而不是他们故意的。我认为没有任何人真的想找我的碴，那样的事只能算我倒霉。当守卫们、医生们或工作人员门路过草地小径的时候，我就平躺在地上。那土地闻起来有营区后面特有的湿湿的尿臭味，草在我的肚子下面被我压搓而发出响声，正如它们向来在初冬时所做的反应，空气中日夜都流传着消毒药水味，或是肮脏衣服的臭味，或是医务助理人员所拔下来的翅膀的味道，或是自行掉落的翅膀的味道。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四周更加幽暗了。月亮毫不移动，但越来越弯，越来越单薄，最后消失了。她从此不再出现，于是我想我要趁这个黑暗行动。月亮曾经阻碍我行动，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什么准备。面对复杂的脱逃计划，我是有点被动有点怠惰，而此刻，天很暗，我可以比较容易从事一项大胆的举动。而且我突然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付之行动。
我的主意是这样的：我要在离那些建筑物有点距离的地上挖一个洞，以至于人们不会看见。一旦我把迷燕和得地弄出来之后，我就将他们带到那个洞里，我们三个人都在那洞里，迷燕、得地和我。我不知道我们会继续活多久，因为我所预备的干肉饼总有吃完的时候。我所确定的是，守卫们将找不到我们。
� 这篇小说原文题目＂Vain temps après＂含藏一个文字游戏，因为法语读者一听到＂Vain temps après＂（虚度时光之后），很自然地马上理解为＂Vingt ans après＂（二十年之后）。小说中只有一处提到＂二十年＂：“对在二十年前认识迷燕的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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